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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疑似爱情》是一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丑女丁朵朵在寂寞与无奈中遭遇到厌倦了美
女的艺术家海帆⋯⋯　《疑似爱情》放眼当代欲望贲张，色彩缤纷的世俗社会，表现了世俗女性在婚
姻与爱情、心灵与肉体、权利与义务方面的迷失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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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瑄璞，生于七十年代，陕西消息作协会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报刊发表散文，出版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被评论家誉为当代实力派女作家的新锐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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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年时我住的家属区里，榆树干上每到初夏便爬满黄色身躯上有黑色横线的叫腻虫的害虫。
它们将树干变成黄色，玩耍时不小心便抓了一手。
很多腻虫的尸体沾在我手掌上，甩也甩不掉，忙跑到水龙头下冲，叉恶又愧疚。
当王美竹说出她是鸡时，我突然回到了童年的尴尬。
朵朵一是总编的声音在走廊尽头响起。
我循声跑出办公室，他站在门口：“你的电话”我疑惑不解地走过去，他已回转身走进自己办公室，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淮打的一”我解释着走进去拿起电话听筒。
“丁小姐，哎哟，你那破小灵通该扔了，一会儿同到你办公室，开开窗子扔出去吧，我没办法，打找
到你们杂志社，给我个号没人接，我试着把尾数加一个数，嗨，成。
”这是谁，连珠炮似的，没容我说一个字，“我告诉你啊，丁小姐，你前天看那房，别犹豫了，快来
吧，四百块真的不能少了，今儿又有人来看，看上厂你再不要我给人了，到时候你别后悔。
”那女人说话不带喘气似的，我连声“喂”或者“好吧”都来不及说，电话便断了一她是惜时如金的
，她的口头禅是，时间就是金钱，还总要连带一句，我这个人从不拖泥带水二我挂了电话，怔怔的还
没同过神，见总编好像有些：耐烦地低头看报纸，忙解释：“是一个人，找不到我，查，总编办没人
接，她又”“没关系，没关系。
”他忙摆摆手，阻止我说下去。
我知趣地闭嘴走出了他的房间、同到办公室，便有人等在那里，手里拿着几张发票。
你猜对了，我是个出纳二我的对面是会，我的右手是一个保险柜，她和它是我的工作伙伴。
她是我们杂志社的美女，它是我们杂志社的财富。
而我，每人有金钱和美女陪伴，然而我不幸福，因为我不是男人，我是丑女——相埘于她来说；我又
是穷人——相对于保险柜来说。
从前，我认为自己，在她成为我的同事之前，我允其量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然而，坐在她的对面，
我突然明白一个词的精辟含义和居心叵测——“自惭形秽”。
她一年前走进办公室成为我的搭档的那一犬，我同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那本外国短篇小说选，翻
到《陪衬人》，我的手微微颤抖着又将这不足十页的小说看了一遍一想必她，一定电看过这个小说，
因为她的名字叫米左拉，难道这不是她那先知先觉的父母的良苫用心吗？
然而，我与米左拉从未谈过这个问题——关于她名字的由来的问题，她在我接电话时，已经给报账人
一页页核审过，我拿过单子，用算盘核总数，报账者便与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女孩子，总是离不开衣服、鞋袜之类的话题。
我从保险柜取钱，一张张地数、米左拉坐在我的对晡，微笑着看我，她在欣赏我。
是的，每当她用这种眼光看我时，我便知道她在欣赏我，就像我偷偷欣赏她一样，她以一个美女的慈
悲心怀欣赏我。
她欣赏我细小的肿眼泡的单眼皮的眼睛，欣赏我不可救药的鼻翼宽宽的广东人式的鼻子（可天地良心
，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欣赏我棱角模糊扯得过氏每次说完话都要用心地提醒自己才能将两颗门牙包
住的嘴巴、、她在欣赏。
她双手抱肩，可爱的散发着化妆品洗发水香味的脑袋从右向左歪了一下，又从左向右歪了一下。
她还在欣赏，直到我把钱数好交给报账人。
这欣赏使她有了暂时的好心情，使我在她的心日中更可爱了，她的脸在窗外吹进的春风中更趋明媚动
人。
她与我继续着刚才的服装话题。
我强颜欢笑应付着，因为我认为，与我谈论这些是无意义的。
你又猜对了，我的心灵有些扭曲了。
是的，丑，使我扭曲，美，也使我扭曲。
这种美与丑的对比，使我的心在受煎熬。
视觉是残酷无情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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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了，为了阻止自己在心灵扭曲变态的路上不至于走得太远太离谱，我常告诫自己，
要善良宽容，要心平气和，修身养性，我将圣经放在床头，每天翻看几页。
我片面地认为，圣经是教人从善的，而善，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吧。
我看表，已快上二点，我背包准备起身。
“我得到房屋中介公司去一下，前几天看了一套房子，想租呢：”“你要租房子？
”米左拉欣喜地问，“哦，我知道了，你有男朋友了。
”她用那种自认为比别人聪明一大截子的表情和语气说。
她总认为她比常人漂亮，所以比常人聪明。
这是美人常进入的误区。
“不是，是我弟弟要结婚了，家里两搴一厅，以前他睡客厅，他结婚后，即使我睡客厅，也是很不方
便的，干脆租房得了，我看上附近一套单元房，这也好，省得每天挤公共汽车了。
”“噢，也是，”她用那种惯用的专对于我的慈悲怜悯的表情看着我说：“祝你好运。
”对于一个二十九岁还不结婚，并且弟弟要结婚等着房住的姑娘来说，你再赖在家里实在是太不体谅
父母太不照顾弟弟太不知趣了：所以我提出嫌家离单位远要租房自己住时，父母和弟弟都长舒了一口
气。
同样是女孩子谈恋爱，如果十八岁以前，父母是要操心反对的，而如果过了二十八岁还不谈恋爱不结
婚，父母也是会百般头疼的。
而且，作为我来说，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仍然是个处女，这就像山老年代女孩子不是处女是丢
人事一样，现代社会女孩子过了二几岁还是处女也是不光彩的处女问题也像真理，向前多迈一步成了
什么？
况且作为一个荚女来说，还可体现她的贞洁，尽管贞洁已不稀奇，但毕竟小中介好像侧面长眼似的，
并没自扭头便看到厂我。
"我告诉你，别犹豫那么好的房了，一个月收你百块一点都不贵，人家暖气空调热水家电啥都有，还有
人做伴，多好啊。
"她那精明得不可欺、绝不揉半粒沙了的，风眼烦躁不安地飞快瞟了我一下，“房你已看过了，住不们
；快下决心，我这机心，房了出于很快的，在我这里时问就是会钱，你要是想要，我还町以帮你找搬
家的，绝对放心的，”她忽然又换上一副笑脸，然而也是焦躁不安转瞬即逝的，她好像总是在等待什
么重要事情，重大时刻似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是来也匆匆，去王匆匆的，她的一双眼是洞察
了人世沧桑的欲念与淡漠，她的一张小巧的嘴巴是吐莲花与利箭的机巧与逢迎。
她的美带着一股轻微的风尘味与潦草。
她的焦躁也如瘟疫一样很快传染给了我。
“好吧好吧。
”我带着一种毁心理痛下决心。
一次交了半年的房租，签了租房合同“但是，有一点，虽然合同里没有，可我要说清，如果另外一问
租给别人的话，不能是单身男性。
”我将已说过几遍的话又重复着。
她屿上现出嘲讽的表情，"知道知道，单身女性也行，小夫妻俩也行，不能是单身男人。
现在什么社会了，男人会吃了你啊。
"可我知道她心里分明在说，就你那形象，恐怕男人；会有兴趣的。
于是，我搬进了我的新家，这是一幢上八层楼的第五层的一套两室两厅。
在市中心租一室一厅太难。
我跑了儿家中介所才与女中介商量了一个办法：她愿意将她的两室两厅合租给两个人住，这对她也划
算啊，房租她一分不少拿，只是多费些心罢。
我将属于我的卧窀和按合同说好属于我的餐厅布置了番，都霞新安了锁子，但还是将重要东西都放到
卧室里。
餐厅（也就是我的客厅）很小，有八九个平方吧，算是我的起居室，我给房主提供的长沙发铺上叠了
两层的大被单，便可以卧在上二面看那台十八英寸的破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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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卧搴窗前向外望玄，面也是一幢高层，而我卧室窗外左右两边各伸出一段墙，电就是说，我的
卧室是凹进来的，又加上对面的高层，我所处的地方便像深井一样，向二望，只有一小块蓝天，往下
看，只看到、上条小街，几阳发廊门面，两棵半小树，那树们是这片新兴礼区好后才种，弱不禁肛的
样子。
我的所有视野便是对面新起来的高层，仟还没自进来，楼下的门嘶房已力一兴未艾地峥嵘起来我、余
时间便时常坐住餐厅或卧室的窗行托，石累便看看窗．雨时，那两棵、上树便被洗得清新明媚，如粜
我想知道外而还下不下雨，不是看窗外的雨丝，雨丝细叫我这个近视眼是看不清的，是看楼路过那两
棵、上树的人还打不"伞红伞、绿伞、黄命、花命，精美的品牌伞．印营产品名称的广告伞，缓缓地，
匆匆地，不缓不急地过他们走自已的路，不知道楼上囱人在看他，电翘他们在走自已路的同叫还义务
给楼上的人提供消息：雨，还在下哦楼上的我并不出，只是看石累了，睡觉睡够，发粜发坝．想知道
雨还下不下尽霞它。
小都不能影响我幺我虽然任到这卫没有多久，但却好像二那窗的坐过多我一玖求在家川门感觉，一坠
在窗前，想，墨什么，点什么，千点什么我会突然闪恩起一件心烦的事苦恼一阵，也会乃一种说清的
情绪而渐渐露出会心，微笑吁似的家罩，小灵通没有信号，丁是我给卧室里。
电沂这才突然想起，很久没有跟陈阿莹联系。
“陈阿崔，我搬新家，”“娃吗？
那，改天我玄看看，”她有气无力地说，这是她惯带讯？
“为什么改天，今灭就足星期天，你来吧，带二孩子，我学会了做伪：女儿最爱吃的，跟上次咱们在
饭馆里吃的味道一样。
”陈阿莹是我年前认识的朋友，我看到她时，她挺着大肚子脸色蜡黄地坐在公共汽车站旁的石凳上我
坐在她旁边等牟，余光发现她在打量我，过了一会儿，我等的车来了，我要站起身上车，她突然小声
叫任：我“小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她有兀乃地问我，那时我认为她是身体难受才有气无力，到后来才知道她习惯于用这种气说活"可以
呀？
“我转过身看她，用目光询问她要我做什么。
”你帮我到弓路列面那个电话亭打个电话，找这个人来"她从随身的包啦拿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张纸。
弓下一个固定电话和丁机哆，后！
写了个“刘”字。
又顺手摸出两角零钱给我我说我有C卡，可以膏电话，没自接她的饯我过，与路，拨垣电活，对方说
，刘经理没有在，请打他的手机我拨完手机号等待的叫候，见对所的女人隔着来往车辆殷殷切切地望
着我，那光像极了我们枉电影中常见的站在村口的女人，听筒里说，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片广，暂时
无法接通我同剑她的身边，告诉了她结果“是吗？
”她轻轻地说声，便陷入一片茫然。
再与我对视，东张两望起来，好像她仵期待随时会在来往的人流中突然发现那个姓刘的人——极有可
能是男人——正向这里走来，“要二，我送你回家或者上医院吧。
”我突然同情起她来，因为她的肚了实礼二足太大，气球吹到了最最饱的程度二我担心稍不小心会爆
炸"那倒不必吧"她六神兀上地说，又不看我而去看马路，面那电话，期待那电话会突然变她想见的人
，“没关系，我送你吧，我刚好没事的。
”我坚决地伸手去拉她，她也没反对，跟着我起来，她一站起来，显得比我更高大了，她说她家就在
附近，出来散步走着走着头晕心慌不敢走厂，便坐下休息，那是我头次听她说她头晕心慌，从那以后
她便常说她突然头晕心慌，我慢慢理解了她的头晕心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你快牛了吗？
“我问她，感到有必要用手去托住她的肚子，免得有意外，”还有将近两个月吧，孩子太大了，压迫
心脏，很容易头晕心慌：“我理解她的头晕心慌带来的不舒服，但不理解她的茫然，因为据我观察，
孕女多是豪。
”再难受也是趾高气扬、理由：气壮的，而她，她的家果然不远，我搀着她走不到二十分钟，便进到
一个安静幽雅的家属院，上楼，她掏钥匙，我帮她打开房门，她一进门便靠到沙发上“你自己倒水喝
吧，不要客气，我没办法招待你，”她仍然用她那种像在大街上一样搿：然的眼神看我，那表情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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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回到了自已家里。
我看到墙上的表快走到六点了，问她：“你家里人快川来吧？
那我就走了，你好好休息”她摆摆手：“你坐，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没有人叫来，家里就我一个
人。
”像我猜测的一样，姓刘的人不是她丈夫。
但我不好问她的丈夫是离了？
外出了？
抑或是⋯⋯也没必要问，我只知道，她得知姓刘的电话打不通后便陷入茫然，直到现在，坐在自家客
厅里她还显得有螳六神无主一于是我决定再照顾她一会儿，我提出给她做晚饭，她没有推辞。
我便用她厨房里现有的菜做顿简单的晚饭。
我建议她该请个保姆，她说，请了两个都走，问我能给她介绍吗，我说我试试吧。
又问她，那两个为什么走了，她说是因为她脾气不好。
这样说时我们两个正在吃饭，她放下饭碗，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口了，像孩子承认错误似的说：“
我认识到，是我不好，我一定注意，你再帮我介绍一个吧。
”我到底没有给她介绍成保姆，冈为找好保姆实在是比找刘象难。
后来据说，她找丈犬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
再见到她是半年以后，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那时我还在另一个杂志社：与编辑，还能
够容忍自己编发一螳破烂稿子），跳跃着一对巨大乳房的她走了进来，我几乎不认识她了，她面色红
润，体态丰满，全身散发着少妇的韵味和初为人母的光彩，她说是专门来感谢我的一说了会儿闲话，
她突然认真地问，你说过你想当作家，是吗？
我说是的，因为那天我送她同家见她房子里有个书柜，里面有半柜子书，文学作品居多．她说她从小
喜爱文学，我说我也是，我学的是中文，我的理想是当作家，出了一本卖不出去的，不会有超过十个
人真正愿意看的散文集，立志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一炮走红。
“也许，你会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
”她说。
作家跟隐私与秘闻有关，这是很多人的理解。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己的故事足以写出一本书，自己的隐私足以让作家或想当作家的人感兴趣，而作家
或准作家必须先培养浓厚的窥私欲。
但陈阿莹并不急于告诉我她的故事，她只是说和我交个朋友，因为我是个善良的人。
三四年来，我们便保持着联系，相互打打电话，聊聊灭，我去看她和她女儿，或她办事路过这里来看
看我。
她是个政府公务员，在一个名声不太好收入却不错的什么局里上班。
我估摸着时间，在她和女儿快走剑我家时，将鱼用小火炖着。
她的女儿氐着和她一样的脸型与眼睛，却有一种比她更精明的察。
观色的能力，小小年纪便会看着人脸色说话行事。
在她玩的时候，也会记得抽>听听大人说的什么我们边吃龟边聊天。
“你们那个总编，一点不明白你的心意吗？
你那么爱他。
”她以大姐的口气上小我“不，不敢让他明白，他会嘲笑我的。
他有幸福的家，在单位还有米左拉，而我，算什么，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谁让咱单相思呢？
”我吐出一个鱼刺，像吐出扎心的思念一般。
“单相思，想必也挺痛苦的吧，爱一个人，又不能表白。
”陈阿莹停二吃鱼，认真地、同情地望着我。
我从她眼里的同情中看到一丝米左拉的风格，于是不快起来：“没什么，我白找的，没关系，会好的
，我会在事、业二好好，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是啊，你是很有才华的，你的散文集我借给很多人看了，都说很好的”“但我不能再写那些东西
了，自己掏钱印刷，那叫什么呀，你说这是何道理，”我自嘲地说，“我要构思小说，写离奇占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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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挣钱的，走红的，现在不是有美女作家吗，我做个丑女作家吧。
”陈阿莹的眼里闪着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的轻蔑，嘴里却说：“你会成功的，我会慢慢把已的一些事
告诉你。
”这话她说了三四年了，却从没告诉我她的什么故事，只说她丈夫在首都工作，常年不在家。
而这样的女人，在本地有一两个情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就是刘强、李伟、张涛之类的男人吗，在某
个注册或不注册的公司作个总经理、部门经理之类，开个私车或公车，时不时背着老婆会会这个会会
那个，有着几个固定半固定的情人。
这种人我作记者时见得多了。
“我们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陈阿莹看着窗外，好像是在对自己说一她的女儿明明闪着一双眼睛一会儿看看妈妈，一会儿看看我
。
是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爱情、非爱情，故事或非故事都与别人叫，具实，在旁观者看来，都是
一样的，欲爱不能，欲罢不得，怎么着都是痛苦。
朵朵，我说过，我和刘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信不信由你。
虽然他是经理，可他那是个付么公司，上下就上来个人，虽然他有车，可他那是个什么乍，还是个二
手货，认识他时我十岁，他六岁。
当然那不是早恋，只是认识，那年他搬来我们这院子住。
不，不，不能先给你讲这些，这不符合我的计划。
而我，是个有计划的人，我认为事情都是有起、有后果、有规律、有原则的，就像你不轻易与男人交
往，不草率结婚一样，你不屈从于世俗的压力，哪怕你到三十九岁，这是你内心骚强的信念。
信念，我也有，但与你不同。
你总说要淡泊要平静，而我不能淡泊不愿平静，我要畲争要攀升，我要抓住从我眼前闪现的东西不能
让它流逝，因为，我曾经缺得太多，你总说不要太奢望什么，万事随缘，但我如果不争取不奋争，就
什么都没有。
我的经历告诉我，一切都要自己去争取，没有人送到你面前。
包括目前我与刘强的僵持状态。
我要争取，我不能淡泊，不能宽容，人生就要拼争厮杀，否则我会一无所获。
你说过，你从小有幸福的家，正常的亲情，你多幸运啊，而我没有。
你不知道跪在地上被父亲用皮带抽打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有贤惠的母亲，穿着她胡乱做的不合适的棉
袄站在同学们中间做操时胳膊不能按规范下垂是什么心情，不知道放学回到家看不到母亲只看到弟弟
妹妹一身泥一脸土地向你喊肚子饿时有多为难。
手忙脚乱地做饭，收拾屋子，然后是下班同到家的暴躁的父亲，最后出现的才是不知去哪里串门聊天
直聊到天黑才想起同家的母亲。
她一贯丢东忘西，手忙脚乱却还是将家务搞得一团糟，什么事她一旦插手准会出乱子。
随时会发作的怒火，随时会响起的耳光、叫骂。
我从小便渴望家里人和和气气地说话，大家相互友爱，但达不到。
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每个人脾气都很大。
现在我自己有了家，有孩子，我慢慢体味出原因，因为母亲不贤惠，所以父亲暴躁，正因为父亲暴躁
所以母亲不贤惠，当然，究竟是准不好便像是追究先有鸡还是先有堡一样无意义，总之局面是这样的
了～也许是倚尔蒙出了问题但兀论如何，童年造就了我，止如阿尔弗宙德·阿德勒博所说：你想解一
个人的现在，先解他的壹现在的我，尖锐，易怒，争强好胜，过于自尊，这都跟童年的家庭有关，像
你的平和坦然，也与你的幸福童年有关一样我结婚时，母亲送我一个手绢，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其
他嫁妆，都足我自己准备的，我要像模像样地出嫁我的婚娴也是我自已一意孤行地选择的、自从我上
八九岁知道有嫁人、重新组成家庭这件事后，我便暗自决心一定按自的意愿选择、军人是绝刈不嫁的
，因为父亲是军人，参加过抗荚援朝、虽然他是爱我的，从我匠六岁后便不再打我，而且随着他年纪
越大刈我的留恋和依赖性益增强。
我每次娘家跟他呆上火，走的时候，他都会用留恋的光看着我，并日一要送我到车站我多少次同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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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家里冰锅冷灶，问父亲，吃饭了吗，他说没有，我含着泪带他到饭馆，叫饭菜看着他吃一他是男人
，却连舒舒服服吃老婆做的可门饭菜都是奢望有时我看着他吃饭，突然又想起他年轻时用皮带抽打我
，其实打的原因都很简单，或是弟弟妹妹没看好，衣服脏，破了，或是山于见他瞪眼害怕了手一哆嗦
碗打，或不足原因的原因，反正他有一个军用皮带在门后挂着，专门用来打人——或者说专门用来打
我的，因为我是老大，从小身体就好经得住打，打不出毛病。
总之，我不再生他的气，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他恨过他，我对他只有爱与敬畏，因为他是真男人，
我在他的皮带抽打中对他的爱与敬畏更深、我的圣亲是本地人，是他在外当兵从外地带同来的，他发
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她便跟他同来：而她还压根不知怎么做女人，她是从前有钱人家的小女儿，只会享
受，还没有学会做任何活，不知道离了别人的侍候怎样生存，解放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她满指望父
亲会像承诺的一样给她终生幸福。
但一个复转军人，一个厂的大卡车司机，能有什么更多的门道更强的能力让她幸福，又下一连串儿个
孩子，于是，每个人都对生活对幸福对希望火出了耐心，连梦想都灰色烟灭，生估堕入尢底深渊。
而我不甘在深渊里苦苦挣扎，我知道对于女人来说，嫁人是第二次投胎，它町以由自己选择与把握，
于是我选择了他，小冯，我之所以客气地称他小冯是因为我在心理上觉得像同事那样客气地叫他更到
位。
他白白净净，文文雅雅，让我才认识他不久便觉得，可以嫁给他。
女孩子嫁人多以父亲为界定，有人囔持要嫁像父亲那样的，而有人坚决不嫁父亲那样的，我便属于后
者。
我只是见小冯各方面都与父亲不同，所以决定嫁给他。
结婚前，他便在首都跟几个同学合伙做生意，他说过，结婚后他会回来的。
但一年，两年，不见他回来，我也习惯于一个人的婚后生活。
后来他的同学都先后同来了就他一个人还在北京，他总说他会有发财的那一天。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有事从不跟我商量。
好在，我怀孕，我写信告诉他这一喜讯。
他火速赶了同来——在他刚返同首都的一个月后，我以为他回来只是为了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和喜悦
的呐喊：“我有孩子！
”但他没有我想像的喜悦，更没有拥抱我，只是态度明朗地告诉我，希望我打掉孩子。
这真是奇怪，会有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如此不欢迎。
我死活不答应，他软磨硬泡，并用无情的冷淡来要挟我，两个人便这样僵持着。
那天早上出门上班时，天下着小雨，我没有打伞便走了，雨越下越大，我赌气在雨中走着，在过路时
摔了⋯跤，又爬起来走，还没有走到单位，孩子便流掉了，那年我二十七岁一，谁知这从此以后，十
年内再没有怀上孩子，要不怎么我叫十多岁女儿才四岁呢。
早在我结婚的网年前，刘强便结婚了，他只是象征性地将妻子娶同家几个月，便跟随人家而去了，据
说是他妻子家住房宽敞，父母是不小的官。
再见到他时我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少妇了，看到别人小夫妻俩或年轻妈妈领个孩子在院子玩耍，我便
牵个狗出来散步。
丈夫不在，又没孩子，我不牵着狗散步干什么。
我尽量将在外的时间延长，我害怕同到家里，那窄卒荡荡的房子里，就我一个人，太可怕了，我不像
你，可以沉下来看5，写文章，可以在家里一呆一天不出门。
我不行，忙是看不进去的，我不像你因为要写书所以去看书，我看书是没有太多意义的。
总在家呆又会闷坏的，我便牵着狗出来散步，院子里走遍了到马路上，马路上走遍到麦地里。
大冬天的，一个女人，牵着狗，在麦地里散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又走田来，火黑透了才回家
。
出门时还要穿得雍容华贵，让别人看到虽然寂寞但是我物质是充实的，你想想那个景象吧一能是狗走
累了，头晕了，它过马路时一头扎在一辆车的轮子下，一声惨叫便倒下了。
从车里走出了刘强，见到是我，他笑了：而我哭了，我从他手里抱过我的狗，他劝我不要哭，他会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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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只狗，他停好车，在路边的土产店买了把小铲子，陪我一起将狗埋了。
麦地里的风很大、很冷，已开始发胖的他蹲在地上，吭哧吭哧地挖坑，那样子、那声音都让我有些厌
恶。
他将狗埋好又从麦地里找了个红塑料袋缠在一根小棍上插在狗的小坟上，说，这样可以很好地找到它
。
第一天，我又去麦地看我的狗，我找到了那个小坟墓，见那上面还有他用小铲子一下下拍好的印儿，
小棍上的红塑料袋在寒风中飘舞着。
没有了狗，我一个人散步还有什么意思，在麦地里走了一圈便往同走，走到楼下，见楼门口停着一辆
车，他从车里钻出来，怀里抱着一只狗，跟我的那只还真像，亏得他，昨天夜里还将我那只狗的特征
记得这么牢。
我只好请他到家里坐会儿，他进门时我才想起，我平常在门口连一双男人的拖鞋都没放，他的脚在垫
子上蹭了又蹭才进来，坐在我的沙发上，我才觉得这房子里很久都没有男人味，小冯每年春节回来一
次，他的父母亲戚来热闹几天，然后都拍屁股走人，这牢卒荡荡的房间里便只有我一个人。
刘强坐在沙发上，我便想，那也是我的床，我平常一个人，无所渭睡在哪里，看电视看得晚了，便睡
在大沙发上。
此刻，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小凳了上，新米的狗借了我从自订的狗的外肜在房删里走来走太，熟悉
环境，眼前的刘强比前儿年明显发胖，他的发胖甲丁二他的年龄，这让我有螳厌恶，我不喜欢发胖的
男人，尤其是网岁就发胖，表现出他饮食的尤节制和身体的懒、他没坐多久便走，临走时留名片说，
需要帮忙就给他打电话，一个女人家总存不'的活我说谢鲥，心里说用不着你帮的、门子就这样平淡地
过着，如果你住在我们这带，会常常有到我穿得像模像样地在院子里、街道边，在已抽穗的麦里，在
割了麦子的麦茬地里，在长出玉米苗的玉米地里散步，你猜也会猜到我是个丈大不在身边的女人，你
也许会认为我是个靠在外挣钱的丈人寄钱养活的女人，狗屁，狗屁，只有我知道他寄不寄钱来，只有
我知道他为这个家，为我爆了多少义务．他是个蜻蜓点水的丈火，他在婚姻的水而上匆匆飞来，留个
影，让人知道他曾经来过，他还是个什么角色而已、他对于这个家全部的意义便是他每年春节时同来
的大，然而他与父母见面的含义大大超过与我会晤，我们婚姻的见证便是他与我的婚纱照静静地挂在
客厅的墙上和卧室的床头，他永远在注视着我，注视着他妻子的牛活，而我注视不到他，我只是在偶
尔出差到那个城市时见他一面，也许他在那里有人，也许没有，这些我并不是十分在意，冈为我知道
他的心不在这里不在我，我哭过闹过求过争取过但是没用，我只是他的一个摆设，一个法律赋予的神
圣职责然而苍白无力的符号。
我曾提出如果他不同来我就去首都工作，他给予我的只是一声轻蔑的冷笑。
这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不爱我。
不过也没关系，我也不爱他。
这没什么可遗憾的，并不是每对夫妻都相爱，并不是相爱的人都结婚，我王曾经爱过，但那都是往事
了，不提也罢，在以法律的名义契约的形式说事的今天，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有家庭是神圣的。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中充当社会或他人的符号，这是我们的义务电是我们自身的需要。
我发现刘强又有意几次地路过我们这里，因为好儿次我散步时他正好开着车路过这儿，他每次都将头
伸甸窗外与我手招呼，有一次他还邀请我上车走得远一些。
我拒绝了，我，一个衣着体面、面容冷艳的落寞妇人没必要去打破自己这种生活局面，尽管我隐约知
道我需要什么，我总是散步到人黑时准时牵着我的狗同家住小冯的静静注视下看电视洗澡睡觉有时，
我会请父亲来我这拦住儿天，父亲在时，我照样出去散步，散步到人熙问来他存电视的彩色光线里采
呆地看着我，我坐在他身边，他便将日光从电视上不时移到我脸上有一次，他说，你跟你女马年轻时
典像我转过脸看他，发现他明显地苍老了，从前炯炯有冲的目光也浑浊，他叹气说，唉，以前我的脾
气咋就那么坏我赶。
将话题岔歼说别的事情父亲临走时，我便硬给他几卣元或儿十块钱、告诉他，如融亲吖及时做饭或饭
菜不可口，你便到外嘶吃饭，订牛奶，降持每火喝，万别亏身体．父亲便不再推辞，乖乖地将钱装到
口袋里老之后的父亲表现对我的留恋与依赖，我说什么他都听还会像小孩子一样地盯着我，不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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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父亲突然腑溢血不在当我得到这个消启、时，这城市正在盛夏罩占莆煎熬着。
我赶町家，大家都在忙碌着一切都火突然，奇农什么的都得去火速准备。
母亲不知所措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生活的操劳毫小客气地占据她的脸，尽管她一
牛没有作好一个贤妻良母，但她样经万艰寸二的，活，她分享父亲的二资，消耗门己的青春，浑然不
觉地父亲过了二十多年，生下六个孩子。
她是否陷入当年家破人、寓足斗二活一走不复返的茫然无措中？
现在她突然失去了丈夫，她的火义塌上来，父亲虽然电曾手她、骂她，但却足实实在在地爱她。
她生有颗糖也要咬一半放进她的嘴里，让她尝尝这有限的甜，我们蛆弟六个及儿个配偶忙碌着。
我突然想起应给小冯打个电话他屠父矽匕这也足件人事，得让他知道。
他在那边只是淡淡地说，人我多余的话没有说，便挂了电话我边一旷边流泪．泪水汀：水一齐从脸上
往脖子里流，我变得面日全，心力交瘁这时，刘盟来到我身边，我并没有意外和客气，我迅速指挥他
这上那，就像我的妹妹仃指挥妹夫一样刘强和他的车派。
这时我电顾不得厌恶了当发现我家缺什么东西叫，他便州家拿来，或站在房予拐角处叫他的侄女赶快
拿来最后忙完了，他不知自己的衣服在我家还是在他家，又跑着乱找。
夜深了，我守在灵前、看着父亲的照片发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茫然环顾网剧，又看到门
后那根皮带上面落了厚厚一层土。
我拿起来放到他遗像前，年老的父亲再也不打人，他变得异常安静，好脾气就让这根曾陪你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曾抽打过你的女儿的皮带陪着你到另一个世界玄吧。
火化那大，我把那根他没来得及带走的皮带捎给他．几天的忙乱结束了，大也突然刮起大风，暴风雨
要来了，我想，我该同去陪陪母亲。
刘强用下送走几个亲戚后，心疼地看着我：“你这几灭也太累了，同自己家休息吧，家里还有你弟弟
妹妹呢。
”“不，我还是同去吧，同我家里也是我一个人。
”我疲惫地说。
“还有我呢。
”他的小眼睛闪烁地看着我。
“同我妈家。
”我积聚起余部的力气瞪了他一眼，命令他说。
他以为他付出了劳动便应该很快地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这让我有螳生气。
他什么也没说，歼噜向我娘家的方向驶去。
我意识到刚才语气的蛮横不讲理，便歉意地扭头看他。
他细小的眼睛看着前方，嘴唇绷得紧紧地，知道我看他，便显出一丝受了委屈的赌气，故意不看我。
车开得很慢，很稳，窗外狂风大作，树枝被吹掉在街上乱跑。
车过一个十字路口，是红灯一他停下车，扭过头注视着我，我不看他，当我看他的时候，他不看我，
这会儿他看我了，我又避：视线。
我隐约知道要发牛什么，就像从这狂风中我已嗅到泥土的腥味，暴雨就在不远的地方“与上耍下雨，
还要同吗？
”他轻声问我，声音突然冈舌头的僵硬而变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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